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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记者 陈欢

施一公，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千人计划”

国家特聘专家，长江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1989年，他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从清华

大学生物系毕业并获学士学位。

1995年，他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获得博

士学位，导师破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2001年，他仅用三年多时间便获得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终身教职（副教授），创造了分子生物学系的晋

升记录。

2003年，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

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7年，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

职位——讲席教授。

2008年，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婉拒了霍华德休

斯医学研究所（HHMI）千万美元科研资助，谢绝了普

林斯顿大学的多次挽留，毅然辞去终身教职，全职回

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掌生命科学。

重回清华园后，施一公几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

上，	“在美国和中国做同样的事，在清华会更踏实。

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又是新的充实的

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当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

的时候，觉得特别有劲”，施一公说。

往事：少年壮志不言愁
施一公进入生命科学领域可谓机缘巧合。

1984年，高中二年级的施一公参加全国高中数学

和物理竞赛，分获一、二等奖，由此获得保送上北京

大学物理系的机会。但当听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讲起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之后，他为之吸引，并

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清华大学。彼时，施一公对生命科

学一无所知，清华大学生物系也才复建一年。只是凭

着直觉，施一公成为清华生物系复系后的第一批本科

生。

1989年，在被誉为“牛棚”的清华，施一公以年

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出色完

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以优良成绩修完了数学系

双学士学位要求的所有课程。而作为清华大学体育代

表队的一员，他还创下并保持了清华大学一万米竞走

的记录。

如果说本科期间对生物的学习更多地是为了证明

自己，此时的施一公还并不确定生命科学是否将成为

自己未来一生的志业。1990年初，获全额奖学金的施

一公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及生物

化学博士学位。由于并不确定自己的学术兴趣，博士

的前两年，施一公一直想要尝试转到计算机方向，为

此学校还一度想停止向他提供奖学金。

一次，在实验室科研报告会上，系主任兼导师

介绍了一项重大突破，基础扎实的施一公却发现了其

中的一个演算漏洞。这件小事激发了他对于生命科学

探索的好奇和热情。从此，他的创造力便开始在生命

科学领域闪现灵光。在国内一直保持“第一”的运动

员施一公，一旦专注于生命科学，再一次用他的才智

和勤奋证明了自己。持之以恒，每天读《华盛顿邮

报》，每天背25个新单词，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

在科研上，他的能力与潜力也逐渐展示，毕业时，导

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1995年，施一公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二年赴纽约斯

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

后研究，探索肿瘤发生的分子机理。

1997年，还没完成博士后课题的施一公便被聘为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98年2月，施

一公开始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长达10余年的科研、执

教生涯，专注于细胞凋亡分子机制的研究。所谓细胞

凋亡，简言之，便是机体为了整体的健康而主动进行

的个别细胞的“自杀”过程，它的异常与肿瘤、艾滋

病以及一系列重大免疫疾病之间有着至今犹待破解的

联系。选定这个方向，施一公希望从根源上揭示细胞

凋亡和肿瘤发生的分子机理，从而为治疗和预防癌症

带去福音。

2001年，施一公因为出色的科研成果获得普林

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创造了该校分

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晋升最快的记录；2003年，由于对

细胞凋亡及肿瘤发生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施一公获

施一公：与清华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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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际蛋白质学会（The 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

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Irving Sig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为该奖项成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生命

科学研究学者，这一年施一公刚刚36岁；同年，他

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

授；4年后，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

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在普林斯顿这片科研的沃土上，施一公逐渐

攀登上了自己科学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他成为

了国际结构生物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哈

佛、MIT、约翰·霍普金斯等10多所美国顶尖级大

学纷纷向施一公抛出了“橄榄枝”。	随着他进入学

术发展的上升期，普林斯顿为他提供了越来越优厚

的条件——该校分子生物学系中最大的实验室以及

最高的科研经费。2008年，他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

医学研究所研究员（HHMI）。这是美国生物学研究领

域对于科学家的最高认可之一，入选者将可以获得

近千万美元的科研资助。

此时，施一公的美国生活已经十分优越：学校

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独栋花园别墅，同是清华

毕业的妻子就职于国际制药大公司，一对龙凤胎儿

女享受着快乐的美式幼儿园教育……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施一公将续写他在美国的光

荣之路时，2006年，他做出了一个让身边所有人都

为之震惊且敬佩的决定——回中国，回清华！

回归：努力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2006年，“施一公要回来啦”的消息一经传播

便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国内主流媒体称他归国的意

义不亚于当年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归。与此同时，

美国《纽约时报》也专门撰文对他的归国进行报

道，称“他正在成为将亚裔和其他外国裔（foreign-

born）生命科学家推出美国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突然”的归来对施一公而言，却是

一个必然的选择。“在美国，尽管被各种荣誉包裹

着，但内心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每天都是按部就班

地生活，仿佛人生再也没什么可以奋斗的了。”施

一公这样对记者讲述他当初的困惑。“美国一些大

学的院系请我去做院长、系主任，在别人眼里，我

在美国有光明的前景，但我认为我在美国的前途不

如在中国光明。为什么呢？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

觉得美国有没有我关系不大，如果我在职位上或科

学上做得更好，对这个国家进步的贡献也就是从100

到100.1或101，不过如此。但回国就不一样了，因

为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基金

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

还有相当差距，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

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每次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演讲，尽管时间

短暂，却都让他感觉十分激动。每当飞机在中国降

落，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施一公内心都会澎

湃不已，而走时又会十分惆怅，惆怅这里日新月异

的变化与自己无关。2006年5月，于施一公而言是一

个重要的拐点：在他回国参加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

期间，时任清华校党委书记的陈希找到他说，清华

急需人才，尤其是医学院和生物系，问他是否可以

全职回清华工作，他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便做

出了全职回国的决定。1995年，施一公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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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担心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在施一公心底，这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他说，

“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人一辈子有很多东

西可以再生，可以重新拥有——财产、房产甚至国

籍，但只有一点你没法改变：从生下来那天起你就

是中国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负责任地安排好他在普

林斯顿大学实验室各位成员的出路后，2008年，施

一公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清华园

全职工作。正如他不止一次的说“总有一天，我会

回到祖国去”。

作为领军人物，他的回国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

响。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说：“施一公这种大

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

业，可谓海外华人的典范。”当然有许多人对其持

观望态度——“像他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

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体制”也是个问题。

因此，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选择。

作为“千人计划”的倡导者之一及该计划首

批引进的海外人才，施一公要面对无数双眼睛的

检视，而他在国内能否继续保持之前的学术状

态，也将影响着那些对回国持观望态度的海归的

选择。

但与他人的怀疑、担心不一样，施一公内心是十

分笃定的：对于生活，他的要求从来都不高，因而那

些已经获得的外物，他并没有十分强烈的留恋；而对

于自己，他相信自己不会变，也不可能变。

本职：“我是回来育人的”
如果说，施一公在美国的科研与生活逐渐进

入一种稳态，那么回国后的一切则使他重新进入到

一种动态——时间仿佛重新开始，他已准备好“玩

命”地大干一场。

回国之后，施一公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第

施一公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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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便是“希望影响一批年轻人”。他曾经说道：

“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

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

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

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

希望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

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

向，不要熙熙攘攘只为稻粱谋。”

	“影响年轻人”，实验室是最有效直接的“用

武之地”。因此，无论多么繁忙，施一公都会首先

保证自己在实验室的时间。在每周的组会上，他会

和学生共同讨论实验的最新进展以及国际学术界的

最新发现，通过讨论甚至争辩引导学生的逻辑思

维。他会信手拈来科学史上或自己过去实验室的逸

闻趣事，让本应枯燥的组会立即生动活泼。平时，

他一有时间便到实验室里，对学生的实验进行详细

指导，参与实验的细节讨论或亲自演示操作。

全心的投入获得了迅速的回报。如今，他在

清华大学领导的这个2007年才开始运转的年轻实

验室已经取得了多项蜚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甚至

已经超越当年他在普林斯顿巅峰时期的水平。自

2009年起，施一公的清华团队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Science、Cell上发表论文10篇，其科研成

果连续两年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

更让施一公欣慰的是，他看到了自己对学生们

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些学生刚进实验室的时

候还找不到北，现在已经能担当重任了”，施一公

自信地说，“我一点也不怀疑，假以时日，我会把

他们雕琢成精美的工艺品”。

除了通过实验室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讲堂同

样是施一公挥洒热情的地方。他一学期有60多

节课，讲堂上除了专业知识外，他会告诉学生在

生命科学领域中，那些做出巨大发现的科学家也

会有不为人知的“小糊涂”，他们曾遇到何种难

以想象的困难，却能最终一一克服并走到人生的

高处。如此良苦用心，施一公只是希望学生们能

逐渐破除对捷径的迷信，能够志存高远。他非常

赞同顾秉林校长说的清华人应当“做第一等的事

业，做中国的脊梁”。

在2011年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施一公做主题

发言，他感慨道：“价值观念在一次次受到严重

冲击后被扭曲，伦理道德的底线在一次次地被放

弃、被突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发不可琢

磨，”“面对复杂的社会舆论和常常扭曲的网络传

闻”，施一公希望学生“树正气、敢担当、有作

为”，“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辨识能力，要义不容辞

地做正直之人”。在许多场合，施一公也呼吁学生

要“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

平时与学生交流，施一公也毫不吝啬时间且真

诚相待。“在学生面前，我不会去掩盖什么，我只

是想把自己真正信奉的理念告诉他们，这样他们才

有可能相信。如果你把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抛过去要

别人相信，这样的教育肯定会失败”，施一公说。

清华园以外，施一公也非常愿意与其他高校的

莘莘学生们交流。采访时，他提到即将去南京理工

大学给学生做一场演讲，几天后，记者便在网络上

看到，一位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在日志中感叹，施

施一公参加“千人计划”专家会

“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

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

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

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希望自己

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别愿意与年轻

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

攘只为稻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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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像是“寒冬中的烈火”。

施一公在科学网上有自己的博客，一篇篇博文

《鼓励学生唱“反调”》、《如何提高英文的科研

写作能力》、《学生如何提高专业英文阅读能力》

等等，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把自己的科研

感悟通过网络与广大学子分享。在学生们的心中，

施一公已然成为了极具影响力的良师益友。

施一公期望学子们能够自守精神品性，成长为

为理想奋斗的有志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

在清华退休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理想远

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

的一件事啊！”施一公充满希冀地说。

改革：行政与学术分离
施一公回国的第二个目标是在清华建立一个世

界一流的高级人才培养和尖端生命科学研究基地，

与大家一起努力发展中国的生命科学和基础医学研

究。因此，在从事高水平的科研和育人之外，施一

公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清华大学生命医学学科的体制

改革。

作为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和医学院常务副院

长，施一公首先着眼于人才引进和人事制度改革。

自2008年以来，清华大学生命医学学科面试了近200

位应聘者，遴选了50余位充满活力并极具学术能力

的科研人才加入清华团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人

才的发展需要体制的保障。施一公与他的团队积极

引入tenure	track制度，使生命科学学院成为清华大

学人事制度改革第一个试点单位，理顺行政与科研

的关系，从而为教学科研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这

件事情其实阻力并不小，但施一公认为，“让科学

家做科学家的事情，行政为科研教学服务”，只有

这样才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且有创造力的体制。

施一公指导学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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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学院教师层面改革的同时，教学改革也

在进行中。其中重大的举措就是为本科生减免学分，

采取措施加强学生自主性。另外，在教育部支持下，

与同为海归的北大生医饶毅院长合作，清华北大整合

了各自的资源，创建了一个联合培养研究生的项目。

此外，两个学院正在尝试本科生教学之间的合作模

式，两校将各自拿出主课和重要选修课供两个学院学

生共享。

施一公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也进行了大

胆的改革探索。2011年4月成立的“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是整合资源、强强联手、

协同创新的一个有效尝试。生命中心在体制改革与管

理	、队伍建设与招聘、人才培养与招生方面积极与

国际接轨，推动教育与科技紧密结合，创立寓教于研

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效运行的行政服务与支

撑体系。

虽然施一公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在清华大学倡导

着、尝试着、进行着这些体制上的变革，但他更希望

这种适合人才发展的软机制，可以在中国其他高校得

到推广。他说：“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

的科研和教学，相对于美国的一流学校都还有相当的

距离，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

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多走一步，

付出更多。我对祖国充满信心。”

初 步 建 立 了 较 为 理 想

的管理体制后，施一公就把

行政事务交给了专门负责行

政的副院长，自己则更加专

心于研究与教学。当记者问

到他会不会受行政事务所累

时，他自豪地介绍，现在除

了每个月两个小时的院务会

议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行政事

务，平时也很少参加学校的

各种行政会议，这些都是行

政副院长的职责，自己就有

了更多时间泡在实验室里。

一系列改革、发展的举

措很快就在学院内收到了积

极的成效。“现在我们在生

命科学和基础医学方面的科

研实力几乎翻了一番，生命

科学学科已进入一个稳定而又快速发展的时期。”

施一公用自豪的口气说。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清

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的师生已经在世界顶尖

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Cell上以通讯作者身份

发表或被接受18篇论文，在一些领域已经处于世界

领先水平。

“愤青”：“极其在乎中国会怎么样”
在清华大学之外，施一公以实际行动践行其回

国的第三个目标：“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

改善和改进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做些努力，与

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推动我国科教体制的改善，

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贡献。”

回国后的施一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会尖锐地

指出教育和科技领域的问题；2009年他开始在科

学网上写博文，每篇文章都会有逾万人次的浏览；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评论谈

论中国的科研文化，直言中国目前的科研基金分配体

制在阻碍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评论甫一登出，便引

起了众多讨论。施一公大力倡导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也

不时遭到非议。对此他忍不住要说：“事实胜于雄

辩，历史自有公论！有些人在发议论的时候经常是站

在自己的角度，去评论、夸大几件孤立的或者负面的

事情。希望大家用历史的目光、站在科技改革创新和

施一公在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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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的立场上，看待人才引进。”

与回国时友人担心施一公会被“酱缸”染黑不

同，如今的施一公依旧痛感十足、不平则鸣，“如

果愤青定义为尽最大努力说实话、说真话、尊重事

实，那么我愿意一直做这样的愤青”，施一公坦然

回应，因为在他心中“极其在乎中国会怎么样”。

去年年底，由于北京的坏天气，施一公把很早就写

好的一篇关于空气污染的文章发表在了博客上。施

一公在文中直言，“国内一次次严重的环境污染事

件，以及我切身感受到的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严重

污染，让我不安与愤怒。”	

回国几年来，施一公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

现状越发忧虑。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

什么水平？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

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面临这些挑战，

该如何改进甚至改革科技体制？如何让创新的科研

文化主导中国科学的未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常常困

扰着施一公，但他还是坚定地认为，中国有希望。

于是，施一公努力做一名中国科学界的谏者，让整

个社会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目前还存在的问题，

摒弃以单位利益、部门利益为考量的做事方式和观

念，从中国的大局出发，同心协力、共同推进科技

体制改革。

不仅是国家大事，对身边的陌生人施一公也

有着强烈的关切之心。一个冬天的深夜，他骑自行

车从实验室回家，深夜的校园格外寂静，只是骑着

骑着，他突然看到前方有个老人正在捡拾路边的垃

圾。施一公心中恻隐：“大家都在熟睡，一个年迈

的老人却在寒冬深夜里捡垃圾，他的家人呢？”

施一公从自行车上下来，唐突地叫了声“大爷”

后，也不知说什么好，便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塞

在老人的口袋中。老人还来不及拒绝，施一公就赶

忙跨上车，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飞快地骑走了。

回想起这件事，施一公难掩他的痛心“那个时候我

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社会上种种街头行来行往见死

不救的新闻……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怎么

了……”

当一个人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总会遭遇无

力感。现在，面对现实，施一公只能要求自己做一

个有良知的人：“民族命运是一个很复杂的方程，

十几亿人的综合就是中国的将来，一个人很难有作

为。”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依旧是一个乐观的

行动者。施一公愿意保持自己的直率与敏锐，但绝

不认同做只知抱怨而无建设性思考的“愤青”，他

更愿意谈责任，他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怀揣

理想的施一公除了做好科研，还屡屡发声撰文，为

国家科技制度的创新呐喊，希望带动其他海外高层

次人才的回归，正如他在“千人计划联谊会”上和

大家分享的那样“树正气，去私心，敢担当，有作

为。”

普通人：拒绝被神化的“牛人”
对施一公来说，他是一位科学家、教育者、

改革者、行政管理者，但在这些标签之下，他更愿

意称自己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表

面现象统治和笼罩的世界里”，他认真地说，“咱

们国家太看重外表。比如只有在中国，介绍学术人

物的时候，先介绍其领导职务，然后是耀眼的光环

比如院士、获奖等等，最后才提及是某某教授，很

少评论该人对科学研究的贡献。”他觉得，这样不

好，“这个人会被神化，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对青

年人的影响尤其不好。”他甚至说：“两人认识了

之后，在平时的学术、生活交流中还称呼头衔，比

如某教授开口闭口称呼另一位教授某某院士，或某

某院长，或某某主席，我觉得那是对一个人的讽刺

和对科学文化的鄙视。学术人之间，互称‘老师’

足矣。”	他曾说，“科学可能是高尚的，科学家则

是普通人”。

作为普通人，施一公是儿子、丈夫和父亲，他

也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然而，他留给

那个有着普通人七情六欲的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作为儿子，施一公繁忙的工作使得他只有早餐

时间能与母亲见一面，让想对母亲尽点孝心的他觉

得自己并不是个孝子。作为丈夫，施一公觉得妻子

为自己付出和牺牲了太多太多。作为父亲，他能给

龙凤胎儿女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2008年，施一公

刚全职回国时，妻子和儿女都还在美国，他只能在

博客上写《我想儿子》的文章，表达他对家人深沉

的思念。

物质上，施一公并没有太多要求。在美国时，

一辆破旧的二手车他用了很多年。对于他来说，

吃是最大的物质嗜好。讲到这里，施一公饶有兴

致地和我们描述了前两天晚上他的一顿“饕餮大

餐”——那天12点多从实验室回家，他顺道去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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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北门外面的烧烤店，买了20串羊肉串，拎

了一瓶啤酒，带回家边看电视边享受他的美

餐，“对我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享受。”

说这话时，洋溢着一脸欢乐的施一公，单纯

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其他娱乐活动也很少，一直坚持的长跑

是施一公放松自己、劳逸结合的主要方式。

想运动的时候，他就会去操场跑两圈。他也

挺喜欢睡前看看谍战片放松一下，觉得《暗

算》最经典，还抽空看了《悬崖》。当施一

公谈到这些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吃到了糖的

孩子般轻松，然而，片刻后他马上自我反

省：“娱乐挺好，但是这个民族如果只有娱

乐就太糟糕了。”即使是在这种极其寻常的

生活享受中，他那个“政治我”也会突然跳

出来，把一切轻松氛围都毁掉，忧患之心顿

时成为主导。

清醒的思考会带来痛苦，施一公经常会

有非常强烈的孤独感。

“我更能理解鲁迅的心境了，”无奈之

时，施一公只能摇摇头感慨。妻子也会牢骚

般地劝他，“想那么多事干嘛，孩子考分下

降了你不多花点时间”。

不 过 ， 纵 然 会 有 失 望 、 忧 虑 或 者 抱

怨，施一公依然干劲十足。他说：“我是

一个乐观的人，走在路上还会哼小时候唱

过的歌。”

在采访时，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施一公

会流露出如小孩般的认真。比如，拍照时他

会下意识地用手将头发理顺一下，担心自己

不修边幅的照片会“不好看”。采访快结束

的时候，他很高兴地拿出他冬天里带的雷锋

帽，戴在头上向记者展示，这时，他的笑容

在冬日阳光中显得格外灿烂。

如今，回国已经5年，施一公有觉得不

尽如人意的时候。然而，作为一个乐观的理

想主义者，他依然在自己的领地上辛勤耕耘

着。“现在是我最好的年龄”，说这句话的

时候，施一公的神色间依然激情澎湃，他的

情感基调依然乐观且自信。

“在我的领域里，世界上没有人比施一

公做得更好”，这是施一公一直的目标。施一公参加校运会接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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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您对中国的现状和问题怎么看？

施一公：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个自下而上过程的同

时，更重要地要有自上而下的过程。东方文化是上行

下效，我经常对中国的领导抱有强烈的期望。我确实

希望中国能有强力的领导人，将中国带入盛世。很多

人都有强国的大梦，这就需要领导人有远见，有勇

气，敢做敢为敢担当。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前

途可以十分辉煌。如果有一批人，大家志同道合，为

了一个目标去奋斗，便有更大的希望了。

《水木清华》：怎么看待中国教育和孩子创造性这

一关系？

施一公：我们有1400万中小学教师，他们的文化环

境决定着中国创新的原动力。除非他们的观念改

变，但是怎么改变，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现

在，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人指指点点。比如，高校在

做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很多人就认为这

很不公平。但是，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做少数，有争

议，就意味着孤独。我们的文化，是鼓励创新的

吗？这一点，其实最值得我们大家思考。

现在，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正在做中小学校长

的培训，这非常好。改变中小学校长的观念，自然就

会改变中小学教师，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了。

我们的大学也一样，大学校长也要崇尚创新，

领导的选拔机制也要改革。有些推荐上来的“老好

人”缺乏创新意识，按部就班，这样会使大学缺少活

力，使大学停止发展甚至退步。和人一样，大学也要

有它的品性与精神，但是现在这些都被最小化了。

《水木清华》：您怎么看“院士落选”这件事情？

施一公：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我对它的

在乎，当不当院士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但

是，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太多了，关注度太高

了。不应该这样。我从2006年开始在清华建立实验

室团体，整整五年了，全职回来也已经四年多了，

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

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

整个社会这种不应有的关注甚至让应该受到关注并

讨论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水木清华》：喜欢看书吗？

施一公：很喜欢看书，但时间不够。我最近买了一

套《朱镕基讲话实录》，时不时地找时间阅读。朱

总理的一些理论知识我不是很明白，但我觉得他没

有一句虚话，说的都是很实在的，他是一个非常真

诚的人，这也是我尊敬他的主要原因。

《水木清华》：上网时会干什么？会关注网上的新

闻时事吗？

施一公：我很想上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你知

道我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所以我只有挤时间

上网，更多地在电梯间或在外出的车上依靠《手机

报》了解当天的新闻。

《水木清华》：会有孤独感吗？

施一公：经常。

《水木清华》：怎么看待网上的负面评价？

施一公：2008年，把我当成形容词用的时候，我的

承受能力还比较差，会很愤怒。但是时间总可以证

明很多东西。而且，如果要变革一些事情而没有争

议，那就奇怪了，说明我们的创新性还不够。

《水木清华》：孔子曾说“四十不惑”，您对此如

何理解呢？

施一公：我的“不惑”更多地是一种想明白了之后

的无奈，只能做一个良心人。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

的话，社会就好多了。

做一个真诚的人
——对话施一公

○ 学生记者  陈欢


